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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代
文
字
獄
的
案
情
和
處
理
辦
法
，
有
若
干
現
在
看
去
顯
得
奇
奇
怪
怪
，
很

不
容
易
理
解
。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
一
七
七
七
）
發
生
了
影
響
深
遠
的
王
錫
候
《
字
貫
》
案
。

此
前
江
西
新
昌
縣
舉
人
王
錫
候
編
撰
了
《
字
貫
》
一
書
，
其
序
言
中
提
到
，
《
康

熙
字
典
》
固
然
非
常
了
不
起
，
但
也
有
收
字
太
多
、
使
用
不
便
等
問
題
，
所
以
要

提
供
自
己
的
新
成
果
云
云
；
江
西
巡
撫
海
成
接
到
有
關
舉
報
以
後
認
為
其
人
膽
大

包
天
，
簡
直
與
叛
逆
無
異
，
應
予
懲
罰
，
革
去
舉
人
頭
銜
。
他
將
此
事
上
奏
朝
廷

，
以
表
明
自
己
的
政
績
；
不
料
乾
隆
皇
帝
看
到
以
後
卻
大
為
發
火
，
迅
即
下
了
一

道
《
將
王
錫
候
迅
速
鎖
押
解
京
嚴
審
治
罪
諭
》
，
諭
旨
嚴
厲
地
指
出
：
﹁朕
初
閱

以
為
不
過
尋
常
狂
誕
之
徒
妄
行
著
書
立
說
，
自
有
應
得
之
罪
，
已
批
大
學
士
、
九

卿
議
奏
矣
。
及
閱
其
進
到
之
書
第
一
本
序
文
後
凡
例
，
竟
有
一
篇
將
聖
祖
、
世
宗

廟
諱
及
朕
御
名
字
悉
行
開
列
，
深
堪
髮
指
，
此
實
大
逆
不
法
，
為
從
來
未
有
之
事

，
罪
不
容
誅
，
即
應
照
大
逆
律
問
擬
，
以
申
國
法
而
快
人
心
；

乃
海
成
僅
請
革
去
舉
人
審
擬
，
是
何
言
耶
！
…
…
海
成
實
屬
天

良
盡
昧
，
負
朕
委
任
之
恩
，
著
傳
旨
嚴
行
申
飭
。
至
王
錫
候
身

為
舉
人
，
乃
敢
狂
悖
若
此
…
…
不
可
不
因
此
徹
底
嚴
查
，
一
併

明
正
其
罪
。
﹂
（
《
清
代
文
字
獄
檔
（
增
訂
本
）
》
，
上
海
書

店
出
版
社
二○

一
一
年
版
，
第
六
六
二
頁
）
在
乾
隆
皇
帝
看
來

，
王
錫
候
竟
敢
批
評
《
康
熙
字
典
》
，
大
逆
不
道
，
而
他
在
該

書
的
《
凡
例
》
之
後
，
將
康
熙
、
雍
正
和
乾
隆
本
人
的
名
諱
悉

行
開
列
，
乃
是
一
個
更
嚴
重
的
問
題
，
單
憑
這
一
條
就
應
定
為

死
罪
。
海
成
連
這
麼
大
的
問
題
都
看
不
出
來
，
亦
應
嚴
懲
不
貸

。
稍
後
，
海
成
被
革
去
江
西
巡
撫
，
交
刑
部
治
罪
，
判
斬
監
候

（
死
緩
）
。
海
成
的
頂
頭
上
司
、
兩
江
總
督
高
晉
應
承
擔
領
導

失
察
之
責
，
給
予
降
級
處
分
。
王
錫
候
處

以
死
刑
，
立
即
執
行
斬
決
；
其
子
孫
皆
判

斬
監
候
。

新
編
一
部
字
典
，
把
幾
代
皇
帝
的
名

字
寫
在
書
裡
，
現
在
看
去
都
沒
有
什
麼
問

題
；
但
在
當
時
卻
已
罪
不
容
誅
。
《
康
熙

字
典
》
是
欽
定
的
，
絕
對
不
容
批
評
；
本

朝
皇
帝
不
管
是
已
經
去
世
的
還
是
今
上
，

其
名
字
應
當
避
諱
，
直
接
提
到
就
是
大
逆
不
道
。
糊
裡
糊
塗
的

舉
人
王
錫
候
兩
罪
並
罰
，
非
腦
袋
搬
家
不
可
了
。
避
諱
是
專
制

時
代
的
傳
統
，
凡
臣
民
對
君
王
不
能
直
呼
其
名
，
也
不
能
把
那

些
字
直
接
寫
下
來
，
須
採
取
種
種
迴
避
的
措
施
，
代
之
以
同
義

字
或
讀
音
相
近
的
字
（
如
康
熙
名
玄
燁
，
代
之
以
元
煜
）
，
又

有
特
意
少
寫
一
筆
的
，
這
﹁敬
缺
末
筆
﹂
的
怪
字
並
非
錯
字
而

是
避
諱
字
。
群
眾
對
聖
人
（
孔
孟
）
，
兒
子
對
父
親
，
甚
至
下

級
官
員
對
上
級
的
名
諱
也
都
要
注
意
避
忌
，
以
表
示
尊
重
。
舊

時
代
稱
這
些
麻
煩
為
﹁國
諱
﹂
、
﹁聖
人
諱
﹂
、
﹁家
諱
﹂
和

﹁憲
諱
﹂
。
而
在
這
避
諱
之
中
又
有
種
種
花
樣
，
什
麼
﹁不
避

嫌
名
﹂
、
﹁二
名
不
偏
諱
﹂
、
﹁已
祧
不
諱
﹂
、
﹁臨
文
不
諱

﹂
等
等
，
無
非
是
要
盡
量
減
少
因
避
諱
而
產
生
的
麻
煩
│
│
又

要
講
究
避
諱
，
又
要
想
法
簡
化
，
總
之
是
沒
事
瞎
折
騰
。
維
護

皇
帝
的
權
威
，
也
要
落
實
在
這
裡
。

《
老
子
》
第
二
章
說
：
﹁有
無
相
生
，
難
易
相
成
，
長
短
相
形
，
高
下
相
盈

，
音
聲
相
和
，
前
後
相
隨
，
恆
也
。
﹂
充
滿
了
辯
證
法
；
而
在
通
行
本
中
﹁高
下

相
盈
﹂
作
﹁高
下
相
傾
﹂
，
不
容
易
講
通
，
想
了
許
多
辦
法
還
是
不
大
行
；
一
直

等
到
帛
書
本
《
老
子
》
出
土
，
才
知
道
這
個
大
傷
腦
筋
的
﹁傾
﹂
字
原
來
是
個
避

諱
字
，
避
漢
惠
帝
劉
盈
的
諱
，
而
抄
寫
於
這
以
前
的
兩
種
帛
書
本
均
作
﹁盈
﹂
字

不
誤
。
﹁高
下
相
盈
﹂
說
的
是
高
和
下
互
相
包
含
│
│
這
才
是
老
子
的
辯
證
思
想
。

唐
人
詩
文
中
不
用
﹁民
﹂
字
，
代
之
以
﹁人
﹂
，
這
是
避
太
宗
李
世
民
之
諱
。
如

此
等
等
，
不
一
而
足
。
如
果
不
懂
避
諱
之
學
，
談
論
古
代
文
史
便
容
易
出
錯
或
發

生
誤
解
，
雖
不
至
於
殺
頭
，
總
是
一
個
問
題
。
所
以
如
今
了
解
和
研
究
避
諱
成
了

專
門
的
學
問
，
陳
垣
先
生
的
《
史
諱
舉
例
》
（
有
上
海
書
店
一
九
九
七
年
單
行
本

）
一
書
即
為
認
真
從
事
古
代
文
史
者
所
必
讀
。

月前，
內地媒體報
道：樂黛雲
等九位 「在
比較文學領
域作出過卓

越貢獻」的專家學者，被授予 「
中國比較文學終身成就獎」。北
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嚴紹璗赫然其
中。

一九四○年出生的上海人嚴
紹璗，十九歲那年以優異的高考
成績進入北大中文系，從此不離
不棄，一轉眼，便五十餘載矣。
嚴公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令人咋
舌的成就，離不開四位老師的諄
諄教誨與嚴格要求。這四位老師
乃魏建功、楊晦、陰法魯、周一
良是也。

一九五九年秋季開學之初，
中文系辦公室排課表一不小心，
將大一學生嚴紹璗與大三學生排
在一起上 「大學英語」課，結果
讓他用半年時間修完了本應學兩
年半的英文，且考試成績可觀。
時任專業主任的魏建功老師知道
了，不無嚴肅地對他說：真難為
你了，但不能就此滿足，你還得
再去學一門日文。日本人接受中
國文化，搞了我們很多東西，卻

不知道他們都做了些什麼，你把日文學好，將
來就有可能搞個一清二楚。在魏老師的鼓勵下
，嚴紹璗學會了日語。

一九七一年夏，嚴紹璗從江西五七幹校返
回北大，面對冷清清的校園，他坐在未名湖畔
發呆。這時，頭上還頂 「資產階級反動學術
權威」和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兩頂帽子的
老系主任楊晦老師突然出現在他面前，悄悄地
問他：你的兩門外文丟了沒有？湯答曰：都還
馬馬虎虎。這次去江西一年半，隨身帶了日文
版的《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文選》，有空就
讀一讀。楊聽後，一本正經地對他說：光英文
、日文還不夠，有時間還得學點德文什麼的，
外文這東西，別看現在沒用，將來一定會派上
大用場！楊先生的高瞻遠矚深深地打動了嚴紹
璗的心，從此他對學習外語更加充滿了信心。

一九七四年冬，在周總理的關注下，北大
組成 「社會科學訪日團」訪問了日本十四所大
學，嚴紹璗為成員之一。回來後，他向系裡的
師生講訪日感受，提到中國禪宗中的黃檗宗也
傳到了日本。講話中他將黃檗宗中的 「檗」字
念成了 「pi」。第二天，對敦煌音樂史素有研
究的陰法魯老師柔中有剛地跟他說：昨天你念
錯了一個字，黃檗宗的 「檗」字不能讀 「pi」
，應該讀 「bo」。如有一種樹，就叫黃檗樹
（huangboshu）。作為古文獻專業的教師，是
不應該念錯這個字的啊！中國字多，但只要一
個字一個字地把握它的發聲，不 「望形生音」
，不 「望文生義」，慢慢積累，便能豐富自己
。嚴紹璗聽了之後，非常感動。

一九八八年，嚴紹璗公開出版了《中日古
代文學關係史稿》一書，學界評價相當高，有
人即此鼓勵他爭取破格申報教授。孰料，周一
良老師提出了反對意見。周老師說： 「紹璗這
本書，確實非常好」，但他 「對文言 『其』字
的用法把握不當。譬如說，他引用某書的時候
，就寫道 『其曰』什麼，其實應該是 『其文曰
』什麼」，五十萬字的書中 「其曰」就有九處
之多， 「一個中文系的教授，如果不能掌握這
個字的基本意義，是不合適的」。嚴紹璗在震
驚後反思，覺得自己 「應該服氣，周先生從 『
一字』抓起，擊中命脈」。從那以後，他做學
問便格外謹慎了。

魏、楊、陰、周四位老師對嚴紹璗的教誨
，從表層意義上分析，無非是學好外語和多學
幾門外語，以及讀準一個字和用對一個字。但
從深層意義上來解讀，就遠不止這些了。魏、
楊二師的鼓勵點撥，毋庸置疑，是他們要求嚴
紹璗做學問一定要心胸開闊，放眼世界，不能
拘囿於一域一時。陰、周二師的逼仄嚴苛，顯
而易見，是他們鞭策嚴紹璗做學問務必要精益
求精，天衣無縫，不能急功好利，主觀臆斷。
正是老師們的這番良苦用心，兼以自身的心領
神會，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打拚，嚴紹璗終於由
一名翩翩少年歷練成了一位享譽海內外的著名
教授和學者，這實在是 「嚴師出高徒」的經典
印證啊！

位處非洲南部的萊索托是
一個風景秀麗的高山王國，素
有空中花園之稱。一九九七年
至二○○○年，我擔任中國駐
萊索托大使。任期內，中萊兩
國在政治、經貿、技術、文教

、醫療衛生、新聞等各個領域的友好合作關係得到全
面、快速發展，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不斷加深。在不
斷推動兩國關係發展的過程中，我與萊索托高層領導
的交往很多，工作關係和個人之間的關係都非常融洽
，這使我切身體會到，這個高山王國的高層領導人有
着很深的中國情結。

王室成員嚮往中國
萊索托王國是當今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君主立憲國

之一，國王為國家元首。中國與萊索托於一九八三年
建交以來，萊索托王室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對中
國一向懷有友好情誼，並為兩國友好合作關係的健康
發展不斷做出新的努力和積極貢獻。

萊索托現任國王萊齊耶三世的已故父王莫舒舒國
王於一九八五年九月訪華，母后瑪莫哈托皇太后於一
九八七年九月以王后身份訪華。一九八八年，其弟賽
伊索親王也到中國訪問和進修。萊齊耶國王早有訪華
願望，但因種種原因，直到我於一九九七年底赴萊履
新時還沒有成行。然而，他為實現訪華一直在不斷努
力。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二日，我向萊齊耶國王遞交了
國書。他接受我的國書後，將我留下單獨交談。其主
要話題之一便是向我表達其強烈的訪華願望。他說，
他一直想訪華，王室成員中除了他本人之外，都去過
中國，只有他未去。每當一家人在一起談及中國，他
母親、弟弟談起他們的訪華觀感時，他在一旁卻插不
上話，心中很不是滋味，這時他的訪華願望便更加強
烈。因此，他希望我積極推動，促成他早日實現訪華
。

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國王的訪華時間被安排在

一九九八年九月。但不幸的是，行前萊索托國內發生
政治動亂，其訪華不得不向後推遲。一九九九年十月
，國王終於踏上了中國國土，實現了訪華。我專程回
國陪同他訪問。

在北京，他會見了江澤民主席，出席了江主席為
他訪華舉行的歡迎宴會。除北京外，他還訪問了南京
、無錫和上海。訪問十分成功。一路上，國王興致勃
勃，談笑風生，因為他終於如願以償，實現了多年的
訪華願望。他的成功訪華對推動兩國友好合作關係的
進一步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皇太后國事、家事都願對我說
皇太后在國王家鄉有一幢別墅，我常到那裡看望

她或應邀去她那裡做客。皇太后是位慈祥、開朗、樂
觀的老人，十分平易近人。她對我說： 「這裡是我的
家，你也把它當作是你的家，隨時歡迎你來，你到這
裡就是到家了。」她對我常常談起她訪華的感受，談
中國對萊索托的幫助，談兩國人民的友誼。還談她早
逝的女兒，談她當國王的兒子，特別為他的婚事操心
，說他都三十好幾歲的人了，應該成家了。又說她女
兒不幸去世了，從這點她也非常想早日有個兒媳婦與
她做伴。

此外，她還說已故國王一生只娶了她一位王后，
沒有王妃，她為此而感到自豪。從她對我的這些談話
中不難看出，她沒有把我當外人，國事、家事都願意
對我說。

我也邀請皇太后到我家中做客，並由她自定其身
邊的工作人員或好友隨行作陪。皇太后欣然接受邀請
。席間歡聲笑語，暢敘友情，自不必說。我發現她愛
吃中國餃子、春卷，此後每隔一段時間就讓廚師包點
餃子、春卷給她送去。她還喜愛中國的綠茶和小工藝
品，我也不時給她送一點去。有時她農場的水泵壞了
，我便派在萊索托搞援建的中國公司的專家去幫她修
一修。皇太后也常常讓僕人將她農場養的肥豬宰上一
頭，給使館送來。這樣你來我往，相互間的友情不斷
加深。

國王以朋友身份到我家中做客
我早想宴請國王，但按這個高山王國的禮賓規定

，國王和首相均不能到任何外國使館或外交使節家中
赴宴。這樣，請國王的事就不太好辦了。於是，我向
皇太后請教，看她有沒有辦法能幫我請到國王。皇太
后面授機宜說，按萊索托禮賓規定，國王確實不能出
席外國大使的宴請，但你若不以大使身份而以個人名
義請他這個朋友，而不是請國王，那他到你家做客就
沒有什麼問題了。我茅塞頓開，按皇太后說的辦法去
做，果然一舉成功，國王同意以朋友名義穿便裝到我
這個中國朋友家中做客，並說將攜帶母親、未婚妻和
胞弟一同赴宴。後來賽伊索親王因突然臨時有事未能
赴宴，這是後話。

國王出席外國駐萊索托外交使節的宴會很不容易
，這次卻接受變通辦法，同意到我家中做客，說明他
不但視我為大使，而且已把我當作他的好朋友看待了
。此外，國王將準王后莫楚能小姐帶來赴宴，此舉又
非同尋常。這是國王把我視為他的好朋友而不當外人
的又一證明。還有一件事更讓我出乎意外。席間，皇
太后向我透露了一條重要消息，即國王與莫楚能小姐
已定於二○○○年二月十八日舉行婚慶大典。這一決
定當時只有王室和政府高層知道，尚未宣布，外界無
人知曉，而皇太后卻把我當作自己人，將這樣重要的
國事、家事、喜事第一個告訴了我這個外國朋友，讓
我一起分享他們的幸福和快樂。我若是記者，一定會
將這一重大新聞搶個頭版頭條立即報道出去。但我是
外交官，只能做一名外交官應該做的事，同時感謝王
室對我的這份信任和友情。宴會結束前，國王、皇太
后和莫楚能小姐又興致勃勃地與大使館全體人員一起
合影，留下了這值得紀念的美好時刻和歡樂情景。

王室為我這個朋友餞行
二○○○年五月九日，我接到外交部調我到納米

比亞任職的指示。於是，我開始了忙碌的辭行拜會活
動，其中包括由萊索托外交部禮賓司安排去王宮向國
王萊齊耶三世陛下辭行以及去國王家鄉向瑪莫哈托皇
太后陛下辭行。就外交禮儀而言，我告別拜會完國王
和皇太后以後，我在萊索托任職期間與王室的交往就
算結束了。然而王室卻認為，他們與中國大使的正式
、官方交往是結束了，但與我這個好朋友的交往還沒
有結束，因此決定在國王行宮專門舉行一次家庭式午
宴為我送行。

赴宴那天，我準時到達國王行宮。這幢與皇太后
的別墅同在一個大院內的建築物十分幽雅、別致，是
專為國王新婚建造的。我走進客廳，一眼便在十分顯
眼的地方看見了我送給國王的結婚禮品──四扇一組
的人物畫雙面繡屏風。這說明國王和王后對這件中國
藝術品是多麼喜愛。包括國王、王后、皇太后和賽伊
索親王在內的全體王室成員都出席了宴會。國王和王
后對我前來做客表示歡迎，為有我這樣的中國朋友而
感到高興，祝願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不斷發展。皇太
后告訴我，我是第一位被邀請到她大兒子（即國王）
的新家做客的外國朋友；宴席上飯菜主要是她兒媳婦
（王后）親自下廚房做的，因此我也是品嘗她兒媳婦
烹飪手藝的第一位外國客人。皇太后還對我說： 「今
天是一個家庭式的聚會，我的小兒子（即賽伊索親王
）負責當招待端盤子、倒酒水。」我感謝王室的盛情
款待，誇獎王后做的飯菜味美可口，讚揚賽伊索親王
工作勤奮，稱讚王室對我本人和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
，祝願兩國人民世代友好。我們頻頻舉杯，暢談友情
，相互祝福，依依惜別。萊索托王室在接受一位外國
使節正式辭行拜會後，還要再舉行一次王室全體成員
參加的家宴為其送行，而且是王后當廚師，親王當招
待員，這是沒有先例的，也是十分難得的。而我不但
得到了這份殊榮，還成了到國王新建行宮做客的第一
個外國朋友和品嘗王后親手製作菜餚的第一個外國客
人。對萊索托王室向我、向中國人民表達出來的如此
深厚的友好情誼，我將終身銘記。 （上）

《字貫》案與避諱學
顧 農

嚴
師
出
高
徒

鄭
延
國

高山王國的中國情
陳來元

真相沒有那麼簡單 古 林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第二篇《〈書〉與〈詩〉》
云： 「激楚之言，奔放之詞
，《風》《雅》中亦常有，
而孔子則曰 『《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後儒因孔子告顏淵為邦曰 『

放鄭聲』，又曰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遂亦疑及
《鄭風》，以為淫逸，失其旨矣。自心不淨，則外
物隨之……」數年前我為魯迅此書作講評，只是註
出了有關引文的出處，而未及生發開去（詳見顧農
講評本《漢文學史綱要》，鳳凰出版社二○○九年
版，第十六頁）。

按魯迅區分《鄭風》與 「鄭聲」，是注意區分
詩歌的文本與音樂，也就是歌詞和歌譜。《鄭風》
在詩三百篇中，應當亦屬 「思無邪」，而 「鄭聲」
則因亂雅樂須放逐之，這是兩回事，不宜混為一談
。可惜混為一談之後儒甚多，清人戴震駁斥這種看
法道： 「凡所謂 『聲』，所謂 『音』，非言其詩也
。如靡靡之樂，滌濫之音，其始作也，實自鄭、衛
、桑間、濮上耳。然則鄭、衛之音非鄭、衛詩，桑
間、濮上之音非《桑中》詩，其義甚明」（《東原
集》卷一《書鄭風後》）。汪士鐸說： 「詩自為詩
，詞也；聲自為聲，歌之調也，非詩也」， 「聆其
聲，不問其詞，其感人如此，非其詞之過也」（《
汪梅村先生集》卷五《記聲詞》）。他們都堅持聲
、詩之分，為魯迅的立論導夫先路。要之， 「放鄭
聲」乃是一個音樂問題，而非文學問題，其間雖有
聯繫，但到底是兩回事。

《鄭風》與􀎠鄭聲􀎡
楊 舟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域域外外
漫筆漫筆

燈燈
下下集集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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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存
在
主
義
，
可
能
太
抽
象
，
除
﹁他
人
即
地
獄
﹂
以
外
，
一
般
人
都
很

難
由
哲
學
詞
典
去
把
握
它
的
確
切
涵
義
。
存
在
主
義
（Existentialism

）
是
一

種
哲
學
思
潮
，
它
認
為
，
人
存
在
的
意
義
無
法
經
由
理
性
思
考
獲
得
答
案
，
因

而
個
人
的
主
觀
經
驗
就
顯
得
尤
為
重
要
。
身
處
現
世
，
人
們
必
須
選
擇
但
又
無

法
選
擇
自
己
所
想
要
的
。
於
是
，
不
選
擇
就
是
一
種
選
擇
，
即
是
選
擇
了
﹁不

選
擇
﹂
。

而
薩
特
的
《
佔
領
下
的
巴
黎
》
，
可
以
為
以
上
抽
象
晦
澀
的
哲
理
提
供
一

個
感
性
可
觸
的
讀
本
。
二
戰
結
束
後
，
為
了
回
應
外
界
對
戰
敗
國
法
國
的
諸
多

看
法
，
讓
│
保
羅
．
薩
特
以
一
個
存
在
主
義
哲
學
家
的
深
刻
寫
下
了
這
篇
散

文
。

﹁許
多
英
國
人
和
美
國
人
來
到
巴
黎
時
發
現
我
們
沒
有
他
們
想
像
的
那
樣

消
瘦
，
無
不
感
到
驚
訝
。
他
們
見
到
婦
女
穿
着
優
雅
的
連
衣
裙
，
似
乎
還
是
新

做
的
，
男
子
的
上
衣
遠
看
也
不
失
氣
派
；
他
們
難
得
看
見
通
常
表
明
營
養
不
良

的
蒼
白
臉
色
和
生
機
萎
縮
。
對
旁
人
的
關
懷
一
旦
失
望
，
便
會

變
成
怨
恨
：
因
為
我
們
不
完
全
符
合
他
們
事
先
設
想
的
悲
慘
形

象
，
我
很
擔
心
他
們
會
生
我
們
的
氣
。
可
能
他
們
中
間
已
經
有

人
暗
自
思
量
，
法
國
是
否
應
把
戰
敗
看
作
一
場
好
運
氣
，
因
為

戰
敗
當
初
使
它
置
身
事
外
，
日
後
又
使
它
不
必
付
出
巨
大
的
犧

牲
作
代
價
就
重
新
取
得
強
國
的
地
位
；
可
能
他
們
和
《
每
日
快

報
》
一
樣
認
為
，
比
起
英
國
人
，
法
國
人
在
這
四
年
裡
過
得
不

算
太
壞
。
﹂

當
有
人
﹁詢
問
我
當
戰
俘
的
生
活
，
我
怎
樣
才
能
使
沒
有

在
俘
虜
營
裡
生
活
的
人
體
會
那
裡
的
氣
氛
呢
？
只
要
加
重
筆
觸

，
就
能
描
出
一
團
漆
黑
，
而
稍
加
修
飾
就
能
使
一
切
顯
得

歡
笑
、
快
樂
。
甚
至
人
們
所
謂
的
﹃一
般
情
況
﹄
也
不
代
表
真

相
。
﹂但

薩
特
還
是
努
力
以
平
緩
的
語
氣
、

客
觀
的
筆
觸
再
現
﹁失
血
的
首
都
﹂
巴
黎

，
在
介
乎
戰
爭
與
和
平
之
間
的
佔
領
下
的

艱
難
困
境
：
﹁當
然
我
們
沒
有
忘
記
我
們

的
敵
意
和
仇
恨
；
但
是
這
些
感
情
已
經
變

得
有
點
抽
象
，
久
而
久
之
我
們
在
巴
黎
和

這
些
實
際
上
與
法
國
士
兵
很
相
像
的
印
象

之
間
建
立
起
某
種
可
恥
的
、
很
難
說
清
楚
的
休
戚
與
共
的
關
係

。
一
種
不
帶
任
何
同
情
心
的
相
互
依
存
關
係
，
確
切
說
是
生
理

上
適
應
後
形
成
的
相
互
依
存
。
最
初
我
們
只
要
見
到
他
們
便
不

舒
服
，
後
來
，
我
們
逐
漸
學
會
對
他
們
熟
視
無
睹
，
他
們
已
具

有
一
種
建
制
的
抽
象
性
質
。
﹂
﹁這
種
抽
象
的
，
不
能
落
實
到

任
何
人
身
上
的
恐
怖
可
能
正
是
最
難
忍
受
的
。
﹂
﹁一
方
面
，

是
找
不
到
對
象
和
仇
恨
，
另
一
方
面
是
一
個
太
熟
悉
，
叫
人
恨

不
起
來
的
敵
人
，
而
這
兩
者
必
須
朝
夕
共
處
。
﹂
﹁它
對
我
們

既
是
不
能
忍
受
的
，
同
時
我
們
又
與
它
相
處
得
不
錯
。
﹂
巴
黎

人
在
這
種
兩
難
、
曖
昧
中
生
活
了
四
年
，
像
極
了
﹁喪
失
自
我

意
識
﹂
的
病
人
。
﹁從
戰
爭
開
始
到
結
束
，
我
們
無
法
要
求
對

自
己
行
為
的
後
果
負
責
，
病
毒
無
所
不
在
，
任
何
選
擇
都
是
壞
的
，
然
而
又
必

須
選
擇
，
並
且
對
之
負
責
，
我
們
的
心
臟
每
一
次
跳
動
都
加
重
一
分
我
們
的
犯

罪
感
，
我
們
為
之
毛
骨
悚
然
。
﹂
而
無
論
哪
種
選
擇
，
我
們
對
自
己
都
是
不
滿

的
。
薩
特
記
錄
了
其
中
的
一
幕
：
﹁聖
日
耳
曼
大
街
上
，
有
一
次
一
輛
軍
車
翻

倒
在
地
，
把
一
名
德
軍
上
校
壓
在
車
下
，
我
看
到
十
個
法
國
人
趕
上
去
把
他
救

出
來
。
我
確
信
他
們
都
仇
恨
佔
領
者
；
兩
年
後
，
他
們
中
必
定
會
有
幾
人
成
為

法
國
抵
抗
力
量
成
員
，
在
同
一
條
大
街
上
向
佔
領
者
開
火
。
不
過
當
時
又
是
怎

麼
回
事
呢
？
敵
人
的
概
念
只
有
當
敵
人
和
我
們
之
間
隔
間
一
條
火
線
時
才
是
堅

定
的
、
明
確
的
。
﹂

最
後
，
哲
學
家
薩
特
執
意
要
說
出
的
是
他
的
結
論
，
﹁真
相
沒
有
那
麼
簡

單
﹂
。
﹁在
佔
領
這
一
曖
昧
的
處
境
中
﹂
，
失
血
的
巴
黎
露
出
了
它
的
多
重
性

格
，
仇
恨
、
反
抗
同
軟
弱
、
膽
怯
共
存
一
體
，
但
最
終
巴
黎
有
權
值
得
尊
重
，

包
括
它
的
過
失
在
內
。

位
處
非
洲
南
部
的
萊
索
托
是
一
個
風
景
秀
麗
的
高
山
王
國

（
資
料
圖
片
）


